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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當然，對以全球化為言說方式

的現體制否定者而言，正視國家

之間、民族之間、文明之間的不平

等和衝突仍是必要的，而中國的

問題也並不僅僅是體制問題；況

且僅體制之變也非易事。對當代

中國而言，是沒有任何現存答案

可尋的。處身一個需要智慧的時

代，卻無從真正地面對現實，只

能在受限中思考行動，這是大陸

知識人士的悲哀，更是整個民族

的悲哀。

在現實的不現實中前行，這就

是《戰管》對當代中國的貢獻及其所

留下的遺憾。

由著名學者陳平原、王守常、

汪暉協作主編的《學人》，是一份大

型的人文學術集刊。自1991年歲末

第一輯橫空出世算起，這份由日本

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資

助、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

學刊，大致保持了每年出版兩輯這

一相對固定的周期，每輯規模在四

五十萬字左右。據筆者統計，截至

業已出版的第14輯（1998年12月），

八年之內，《學人》計刊出各類文章

三百一十篇，約七百萬字之巨。應

該說，即使放眼包括台、港、澳

在內的整體中國學術界，這也完

全可以說是一項足以傲人的學術

業績。

從《學人》所載的文章分析，它

主要是以文史哲即人文學科為編輯

重心。但就具體篇目及其所涉內容

而論，則是古今中西並舉、包羅萬

象，其中對學術史的首倡和討論更

獨具一格。除「學術史研究筆談」專

欄所發的文稿外，它還發表了許多

從學術史、文化史或跨學科的宏觀

公共學術空間的建設

● 楊玉聖

從《學人》所載的文章

分析，它主要是以文

史哲即人文學科為編

輯重心。但就具體篇

目及其所涉內容而

論，則是古今中西並

舉、包羅萬象，其中

對學術史的首倡和討

論更獨具一格。

《學人》（南京：江蘇文藝出版

社，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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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重新疏理和研究古典與現代學

術的長篇專論，在學術領域、研究

方法上不斷拓展進取，如汪暉對科

學概念在近現代中國思想中的命

運，中國現代性問題等的探討，陳

平原對以胡適之、章太炎為中心的

中國現代學術確立的考察，王元化

對杜亞泉與東西方文化論戰問題的

再詮釋，夏曉虹的晚清文學史新

論，趙園對明清之際士人心態的闡

釋，等等。當然，「《學人》的內容遠

不只是學術史研究，更為重要的是

對整個近代歷史的重新研究和思

考，學術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是這

一更廣泛的思考的一個部分」（汪暉

語）。同樣地，也不是說，《學人》所

刊文字篇篇精到。不過，就總體

學術水準而言，與國內現有的任

何一家學術刊物相比，《學人》都

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於最好的等

級之列。

這麼說，並非意味»《學人》的

編輯工作已經盡善盡美，特別是它

沿襲傳統的論文集一統天下的辦刊

模式，在我看來，最受詬病。所謂

論文集辦刊模式，即名為刊物、實

則是專題論文的集合，這在中國內

地學界刊林相當普遍，可謂時弊。

說來不無可惜的是，《學人》儘管在

倡導學術研究潮流方面貢獻彰著，

但其編輯思路似乎尚欠通達。比

如，學術批評與書評對學術發展與

學問取向本來至關重要，但自創刊

伊始，《學人》即未能給予足夠的關

注。所以，很遺憾，在《學人》發表

的為數三百一十篇文章中，只有羅

志田評論台灣民間學術刊物《新史

學》的〈前瞻與開放的嘗試：《新史

學》七年（1990-1996）〉（載第14輯）算

是書評之作。僅此區區一篇，豈不

是過於勢單力薄了嗎？

《學人》儘管有一批以北京地區

為主、人員相對穩定的核心作者，

但它仍不失為一個開放、自由的公

共學術園地。比如，《學人》的作

者，除以中國內地學者為主幹外，

還有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瑞

典、瑞士、荷蘭、韓國、澳大利

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在

《學人》的作者群體中，實力派中年

專家和青年學者是其骨幹，其中不

少是活躍於當今中國學術界的名家

名流或是撐持大學、科研機構第一

線的中堅力量（如陳平原、梁治平、

汪暉、閻步克、陳來、羅志田、葛

兆光、徐友漁、何懷宏、萬俊人、

何光滬、趙敦華、朱學勤、蔣寅、

夏曉虹、李零、陳少明、錢理群、

趙園、劉東、郭齊勇、陳星燦、劉

夢溪、鄧正來、許紀霖、楊國榮、

楊念群、李錦�等），也有少數已辭

世或已屆老境的大家碩儒（如馮友

蘭、洪謙、王元化、龐樸、湯一介

等），當然也有相當多未必名見經

傳、但頗具學術實力的青年才俊或

後起之秀。

《學人》之能在學界內外贏得廣

泛認同，備受稱譽，是與它特立獨

行闖天下的學術品格分不開的。此

種學術品格的最高境界，至少應涵

蓋學術自由、思想獨立、實事求是

這樣三個相互聯繫的層面。難能可

貴的是，《學人》主編者一直本»「老

老實實為人，認認真真為文」（第10輯

〈 編後記 〉）的姿態，腳踏實地，不

尚空談，穩紮穩打，始得有此學術

新局面的開創與維繫。它能不間斷

地陸續推出多達七百萬字的學術作

《學人》之能在學界內

外贏得廣泛認同，備

受稱譽，是與它特立

獨行的學術品格分不

開的。此種學術品格

的最高境界，至少應

涵蓋學術自由、思想

獨立、實事求是這樣

三個相互聯繫的層

面。但更重要的，是

它所凝聚的「學在民

間」的《學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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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它所凝聚的「學在民間」的

《學人》精神，承前啟後，不絕如

縷。

在內地學術界，以學術刊物相

標榜的人文社會科學雜誌目前已不

下兩千餘種之多，這包括中國社會

科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其各研

究所主辦的刊物、各省（市）社會科

學院和各省（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

辦的刊物、從最好的綜合大學到普

通的師範專科院校主辦的高校學

報，等等。這些科研、教學機構主

辦的刊物多為雙月刊，少數為月刊

和季刊。儘管其中也有高學術水準

的刊物（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

《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以及

該院有關研究所主辦的《近代史研

究》、《中國史研究》、《哲學研究》、

《經濟研究》、《法學研究》、《文學評

論》等刊物，再如山東大學主辦的

《文史哲》、北京大學主辦的《北京大

學學報》、吉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

《社會科學戰線》、中國藝術研究院

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文

化》），但就一般而論，其他官辦的

數以千計的所謂學術刊物，其學術

水準就大打折扣、不敢恭維了。這

些靠吃「皇糧」謀生的刊物，雖刊

名、周期、規模不同，但幾乎千刊

一孔、大同小異，內中充斥的多數

所謂「學術文章」大都是低水平重複

之作或無聊的說教之論。在此種陳

腐、虛驕之氣的重重包圍中，《學

人》的出版、存在與興旺發達，給沉

悶的學界帶來的不止是一個嶄新的

學術園地，更重要的是，它還是生

生不息的學術生命的再現與希望。

以《學人》為先導，加上此後陸

續崛起的一批以純學術追求為旨歸

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集刊或叢刊

（如王元化主編的《學術集林》、袁行

霈主編的《國學研究》、賀照田主編

的《學術思想評論》、榮新江主編的

《唐研究》、蔣寅主編的《中國詩

學》、馮天瑜主編的《人文論叢》、劉

東主編的《中國學術》、劉軍寧主編

的《公共論叢》等），儘管悄無聲息，

但仍不失為晚近十年來中國內地學

術文化界最為矚目的革命性巨變之

一。這一巨變的巨大學術文化遺

產，就是一向匱乏的中國公共學術

空間的創立、建設及其試驗。《學

人》本身是開啟這一學術新潮的先行

者，也是其中最有學術品位和個性

者之一。對《學人》及其代表的二十

世紀末期的這一中國學術新氣象，

應當由術業有專攻的有心人加以專

門研究和認真總結。

最後，主要是出於經濟方面的

考慮，在出畢第15輯後，《學人》的

編輯和出版將暫告終結。主編之一

陳平原曾表示，今後擬以不定期專

題論集的方式，爭取將《學人》延續

下去。這當然聊勝於無，但我仍為

之惋惜不已。對於《學人》這樣一個

來之不易、如此難得的學術品牌，

儘管善始，卻終於未能善終。這也

凸顯了社會轉型之際中國學術之

步履維艱，公共學術空間建設之

艱難困苦的真情實況，叫人扼腕。

為厚愛《學人》的讀者計，也為《學

人》本身的紀念計，不知《學人》的主

持者能否從已出及即出的15輯中精

選若干代表作而合為一部《〈學人〉

文選（1991-1999）》？

出於經濟方面的考

慮，在出畢第1 5輯

後，《學人》的編輯和

出版將暫告終結。對

於《學人》這樣一個來

之不易、如此難得的

學術品牌，儘管善

始，但終於未能善

終，這也凸顯了社會

轉型之際中國學術之

步履維艱、公共學術

空間建設之艱難困苦

的真情實況，叫人扼

腕。


